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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啊威：1991 年出

生于河南周口，现居开

封。曾获第四届光华

诗 歌 奖 、首 届 元 诗 歌

奖 。 有 诗 文 刊 于《诗

刊》《天涯》《作品》《西

部》《青年作家》等。

少年在天上飞少年在天上飞
□□智啊威智啊威

主持人：程川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解读智啊威
小说的一把钥匙，《少年在天上飞》表面看
似充满魔幻色彩：动物造反，凌驾于人之
上，但魔幻又何尝不是真实的镜像，“飞”成
为摆脱焦虑的替代品，在这个状态支配下，
动物的种种诡异行为迫使“我”从征服的优
越感滑向反抗所带来的挫败感，最终的

“飞”与起初的“飞”早已是大相径庭。而作
为1998年出生的诗人，记得在表现个体
感受这一块，有“叛”的成分在，这种触角更
多伸向怀疑、否定和指认，这也是诗歌的必
经之路，但记得并未沉溺于这种阶段性觉
醒，她深知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
突围的方式，因此，她的诗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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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女，

本 名 李 梦 凡 ，

1998 年 出 生 ，

江苏人。

坐上28路公交车，靠窗

并不知道要去哪里

只是每一站的短暂停留

都能让我一次又一次地爱上路人

疾走的高楼成了见证者

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在调情

有人一路上孕育着新生命，仿佛走了很久

还有很多钟意的人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就匆匆离去，门瞬间打开又关上

广玉兰在路边反复绽放和凋零

我是这样多情，却羞于表达

让滚烫的舌头

总是，欲言又止

沙漠之花

月还是那么白，让人发慌

华莉丝，我们的仇人正经历生老病死

夜晚刮进沙漠，忽然不见了

国家躺在火柴盒里，随意抽出一根

愚昧就在人们的手里摩擦

划出锋利的刀子

阴部像一朵还没来得及绽放的花

被割掉，雷雨来得急促而短暂

天空中的鸟儿早已湿润

战争躲在帐篷里

索马里已穿上硝烟的雨衣，但是

弄脏了鞋子，赤脚把羊放进城市吃草

也顺便放牧了自己

我们还在质疑什么？死亡如此廉价

做一个强奸犯，杀人犯，伪文明主义者

与被害者抱在一起

累了就把头埋进她的乳房，在那里

还可以做个孩子

游荡的风动作轻缓一点

很荣幸，向鹦鹉学舌

不同国家的语言和爱情，都是色彩斑斓

请你用一百种方式爱我一遍

成为你的情人后，有那么多快活的日子

沐浴后，不毛之地练习生长植物

光滑的身躯有了遮蔽，野兽展示如何交配

什么时候，游荡的风动作能轻缓一点？

我有多少善良，就有多少凶恶

轮子碾压过尘土，寺庙的钟声响了

一声高过一声

大扫除

母亲用半辈子力气打扫一个家

从不放过这个三室两厅的每一个死角

那本来是条洗脸毛巾

和时间一起越用越白

薄并且毫无手感

终于沦为抹布，把家具擦旧

她一直在做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

跪着，弯下腰，仿佛手里拿着

实用而有力的工具

对于劳动者

轻重缓急是一门艺术

也只有她知道

那条毛巾

还需要多久才能破个洞

公交车公交车（（组诗组诗））

□□记记 得得

1 自从村里的动物揭竿而起后，我开始

茶饭不思，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头发

哗啦哗啦地往下掉。这是十多年来，我最为焦虑

的一天。

当我找到三娃、青顺，向这两位老友坦白了

自己目前的危险处境，希望获得他们的帮助时，

三娃的话更是令我寒心，他开口道：“大头啊，往

青蛙肚子里打气可是你自个儿想出来的馊主意

啊！”三娃的这句话像一声惊雷，轰隆一声在我头

上炸开了，我一个趔趄，差点没跌坐在地上。

三娃所言不假。早年，我们在汾河里捕捉青

蛙，对其极尽折磨，最后我灵机一动，提议先用胶

带封住青蛙的嘴，用气筒从肛门往青蛙肚子里打

气。最后圆鼓鼓的青蛙像一个巨大的气球，然后

我用绳子在青蛙的肛门处打个活结，垂下的一条

线像一个炸弹的引线。拉紧那根线，青蛙肚子里

的气儿就一点也跑不出来，而稍微一松，青蛙肚

子里的气儿就会从肛门里喷射出来，像个小火箭

一样。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就要亲自演练起飞了，

而这个时候，大头和青顺则全然不知我葫芦里卖

的什么药。待我一手拉着引线，一手抓紧青蛙的

后腿，青蛙像一个造型奇特的火箭，带着我飞离

地面的时候，我看到三娃和青顺一脸愕然，下巴

和眼睛摇摇欲坠。

“飞起来”，是幼年里，我们这群乡村少年最

大的梦想。看着枝头鸟雀展翅，看着飞机在广袤

的空中放长长的白屁，一飞冲天的愿望便开始折

磨着我们。而自从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架飞

行器后，整个人俨然成了村子里的小明星。三娃

和青顺对我终日俯首帖耳，一脸谄媚之相。他们

的目的我内心清亮，无外乎是想获得驾驭青蛙一

飞冲天的宝贵技能。

而自从我借助青蛙飞上天后，村里的娃崽

们一个个像着了魔似的开始在汾河里捕捉青

蛙，捉住后就疯狂地从肛门往其肚子里打气，

由于不得要领，汾河的青蛙便遭了秧，那阵子

村里处处是青蛙的尸体和青蛙被打爆炸后的血

肉沫子。

看着一只只青蛙命丧黄泉，我怒不可遏，吩

咐三娃和青顺去告诉村里的那帮娃崽们，往青蛙

肚子里打气是要讲究方法的。再发现谁擅自往

青蛙肚子里打气，我就往谁肚子里打气。我的话

十分奏效，那群娃崽子当即停止了鲁莽行为。

那段时间，我身边簇拥着一群惟命是从的娃

崽们，他们为了讨好我，经常从家里偷出好吃的

来孝敬我，我不要他们就硬往我兜里塞。即便如

此，我仍然没有把驾驭青蛙的技能传授给他们。

你想啊，当村子上空飘满了驾驭着青蛙飞行的人

后，我毫无疑问会被他们抛弃甚至遗忘。

后来，我只把这种技能传给了三娃和青顺。

那段时间，我们三个每天都驾驭着青蛙在村子上

空飞行，陶醉在众人的惊叹和欢呼中。

一天，我抱着青蛙回到家后，被父亲叫住

了。他当时坐在院子的藤椅上，抽着烟，目光锐

利地看着我说：“大头，你怎能整日沉迷于奇巧淫

技之中？”父亲早年读过私塾，讲话颇为文雅。我

低着头，用意念打开耳朵里的那层防护罩，一时

间从父亲嘴里射出来的长长短短的句子撞在我

耳朵里面的防护罩上后纷纷落地，像一只只被毒

药瞬间杀死的害虫。

这些，父亲则全然不知。

2 父亲毕竟比我多吃了几年粮食，还是

很有远见的。就在他批评我不久后的

一天，我险些丧命于飞行之中。

那正是我春风得意的时光，我们三个终日抓

着青蛙的后腿在村子上空盘旋。为了美观，还在

自己身上和腿上缠满了碎布条子，飞起后布条迎

风舞动，像一条条色彩缤纷的长蛇畅游空中。而

意外就出在这个时候。那天我在空中飞行的时

候，不知谁用弹弓射出一个玻璃球，不偏不倚击

中了我头顶的青蛙，我只听到一声炸响，整个人

瞬间从高空垂直坠落，引起一阵惊呼。

幸亏我命大，落在了一堆麦秸垛上，只摔伤

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在我养伤的那段时间里，

三娃和青顺常常陪伴左右，令我十分感动。但当

他俩咬牙切齿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凶手碎尸万段

时，我却频频摇头。这一次惨遭暗算，虽差点儿

丧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完全是一件好事

儿，原因在于它使我意识到了自己飞行器的薄弱

性。的确，青蛙作为飞行器，有很多局限性，完全

不是最佳之选。

在养伤的日子里，我终日坐在房顶，看空中

飞鸟翱翔，准确地讲，我的想法就是在那个时候

产生的。

一天早晨，趁树上麻雀离巢觅食之后，我抱

着事先打足了气的青蛙从草丛里跑出来，动作娴

熟地做着飞行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树

上麻雀窝中的雏鸟。这计划实施之初，便得到了

三娃的强烈反对。他大意是青蛙易于捕捉，毫无

攻击性，而麻雀喙尖爪利，捕捉的难度和风险过

大，极有可能得不偿失。

三娃的观点听上去颇有道理，实质上却经不

起推敲。人在世上，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要讲究

方法和窍门的，硬碰硬从来都是愚人之举。我曾

在一个傍晚把这句箴言悄声告诉三娃和青顺，他

们听后反复挠着脑袋，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

这两个榆木疙瘩一辈子都将是两个榆木疙瘩。

把树上麻雀窝里的那对雏鸟弄下来的那天

清晨，我看到那两只老麻雀觅食归来后环绕着空

空如也的鸟窝，尖叫不止，那叫声急切、慌乱而又

绝望……

当天夜里，村里的麻雀便炸开了锅，它们在

月光下飞行，尖叫，稍微听到屋里一点动静，麻雀

群就会突然吸附在窗户上，用翅膀扇打着窗户发

出痛心的尖叫。

见此情景，我非但毫无同情，还极为愤怒。

我手握羊鞭走到院子里，对着乌压压的麻雀一顿

乱抽，一时间院子里惨叫不止，鸟毛翻飞。有几

只麻雀被我一鞭抽落在地，浑身抽搐，嘴冒鲜

血。最终，那群麻雀无奈地悲鸣着飞走了。

三娃和青顺对我捕捉雏鸟之举非常不能理

解，他们的意思是，你既然要弄，直接弄个成年麻

雀，骑上去立刻就能飞了，干嘛非要弄个雏鸟，一

要喂养它，二要训练它。他们像我父亲一样，愚

不可及，做事总爱直奔目的，全然不知很多目的

看似近在眼前却又山高路远，需要迂回接近，需

要策略先行。一只成年的麻雀，你可以操纵它的

行为，却无法改变它的思想。它给你卖力，要么

迫于无奈，要么有利可图。当它无利可图，又必

须为你卖力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它随

时都可能脑袋一热，给你来个鱼死网破。

在训练那两只雏鸟的过程中，我始终手握皮

鞭，这鞭子不是对付那两只雏鸟而是对付企图胆

敢冒死前来营救这两只雏鸟的老麻雀的。

那天风和日丽，我带着雏鸟，来到村头的石

桥上，帮助它俩练习飞行。起初我是在平地上，

把它们抛向空中，看它们笨拙而慌乱地拍打着翅

膀，坚持不到几秒钟就落了地，然后捡起来，再次

抛入空中。待它们能在空中坚持稍长一点时间

后，我来到河边，站在桥上，从桥上把它们抛向空

中，桥下是腥臭难闻的河水。

这些年里，人们把生活垃圾倾倒在河里，导

致河水迅速污浊恶臭，想想早年一群人还在这里

捉鱼游泳，而现在河道里却是污水缓流，垃圾遍

布，一到夏天就腥臭难闻，令我难过。但村里人

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河水污染了大不了不来河

里洗衣游泳了，与生活并无太大妨碍，只是苦了

河里的青蛙和螃蟹。那些青蛙和螃蟹终日卧在

垃圾之上，偶尔去臭气熏天的河水里待一会儿。

由于终日饮用污水，吃垃圾，螃蟹和青蛙都发生

了变异，体重普遍都达到了50多斤，且呈增长趋

势。讲这些偏离了主题，现在言归正传。

那天我站在桥上帮助那两只雏鸟练习飞行，

看着那两只雏鸟在空中忽上忽下，掉头，翻飞，都

灵活自如，我颇为得意。不料正在我得意之时，一

只山羊从我背后急速向我跑来，在我完全没有防

备的状态下，一头把我从桥上撞了下去，桥面距

离水面五六米高，我险些丧命。

就在我被山羊攻击了的那天，村子里的家畜

像约定好的一样，分别偷袭了它们的主人，然后

揭竿而起，造起了村里人的反。

3 家畜叛变，尤为突然，令众人始料不

及，顿时村子里一片哗然。起初大家

都表现得非常慌乱，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一般，最

后还是父亲出来镇住了局面。父亲站在慌乱的

人群中，人们渐渐平静下来，围住了父亲。“咋弄

啊村长？”“咋弄啊？”大家七嘴八舌。父亲只说了

一句话：世界是动物的，大家投降吧！父亲说罢，

人群里有人笑了，那笑声瞬间传染了所有的人。

世界是动物的？世界咋能是动物的？村里人一

下子从慌乱中清醒了过来，又开始正常生活了，

不过是人人出门都带着家伙：砍刀、木棍、铁锨、

斧头……

我被动物攻击后，终日躺在床上思考动物叛

变的原因。它们的主人辛辛苦苦把它们养大，给

它们吃给它们喝，它们有什么理由突然揭竿而

起，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向主人发起了进攻？

正在我焦头烂额之际，父亲走了进来，坐在我床

头，一张枯皱的脸陷在从他嘴里喷出的烟雾中。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说道：“要不是看你受伤

了，我今儿非吊起来把你当死猪打！千百年来，

家畜没有叛变过，为啥现在叛变了，你想过没

有？从你开始玩青蛙，我就劝你赶紧住手，你非

但不听，后来还玩起了麻雀！”说着，父亲朝自己

大腿上啪啪打了两巴掌，像打在我的脸上。继

而，他双眼冒火地瞪着我说：“啥叫玩火自焚？你

说说啥叫玩火自焚！”语毕，父亲的屁股猛然从床

头弹了起来，背着手，喘着气，在房间里来回走

动。那一刻，我看到一缕病恹恹的夕阳从窗缝间

流淌进来，无数粒微尘在其间上下翻飞着，像一

场有关飞翔的幻梦……

父亲气消了一些之后，曾在一天午饭后，推

心置腹地说道：“大头啊，物极必反，有些事也不

能全怪你。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犁地种麦的时候，

刘三家那头黄牛，因为不下劲儿，被刘三一砖头

砸下去，砸伤了一条腿，当时鲜血直流，但那头牛

并未呻吟或惨叫，而是回过头，目露凶光地盯着

刘三。刘三也是个犟脾气，看黄牛一脸不服气的

样子，还骂骂咧咧地飞扑上去，朝牛身上又踹了

一脚，这一脚坏事儿啦，那头牛瘸着腿满地追刘

三，后来撞断了他的两条肋骨。刘三躺在地上疼

得哭爹喊娘，那头黄牛才肯罢休。刘三痊愈后，

便找人杀死了那头黄牛。这事儿，村里的所有黄

牛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从那以后，我走

在村里，经常看到几头牛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见

我走近，哗啦一声便散开了。我现在是明白了，

从那时候起，村里的动物就居心不良啦。而自从

你打爆青蛙、捉走麻雀的儿子之后，那群麻雀见

敌不过你，便开始四处煽动家畜一起造反。咱小

杨庄就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啦。唤！大头啊，人的

日子到头啦，世界是动物的。”说罢，父亲摇着头，

举着砍刀，爬上了屋顶观察敌情。

4 在我被那只山羊攻击后的第二天，家

畜和飞鸟便联合了起来，还堂而皇之

地在河滩上建起了一座指挥部，取名“攻占小杨

庄战略指挥中心”。这件事令我哭笑不得，又毛

骨悚然。他们联合之快，毫无预兆。

最后，就连一向以胆小怕事著称的青蛙、螃

蟹也加入了“攻占小杨庄战略指挥中心”，一时间

村里的人和动物，彼此虎视眈眈，水火不容，一场

鏖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常言道：屋漏偏逢连阴雨。青蛙和螃蟹变异

之后，就连麻雀也加入到了变异的队伍中，这确

实有点令人始料不及。那时一只麻雀的体型庞

大，体重普遍达到100多斤，展开翅膀后像一只

巨雕，因此那段时间麻雀伤人事件频发。

麻雀变得极为凶残，它若是确定了攻击目

标，便从你身后俯冲下来，待你发现身后异常，愕

然回首时，麻雀会迅疾地啄掉你的双眼，待你捂

着眼号叫着在地上打滚儿时，便会有更多的麻雀

飞来，啄食你身上的鲜肉，最后把一个大活人啄

得只剩下一具骨头架子，且整个过程不超过10

分钟……

因果轮回啊，真是因果轮回。想想早些年，

我们杀一只麻雀，简直易如反掌，就像现在麻雀

吃掉一个人一样简单。

那段时间，麻雀终日围着我家的房子盘旋，

而我在屋子里训练着那两只雏鸟，父亲透过窗缝

观察罢院子里的情况后，回过头一巴掌扇到我的

脸上，大声命令我赶快放了那两只雏鸟。我的眼

泪瞬间砸落下来，死活不肯，后来又被恼羞成怒

的父亲连踹了几脚。

有一天，我被麻雀攻击了，当时极其惊险。

那天，我在屋里先是听到类似敲门的声音，开门

后发现是一只目露凶光的麻雀，它迅疾地向我扑

来，我来不及躲闪，手臂上就被啄了一下。待我

反应过来赶紧反锁房门，那只麻雀已经进屋了，

我只能以死相搏。在与麻雀打斗的过程中，父亲

听到了动静，他举着那把明晃晃的大砍刀，从里

屋悄悄溜了出来，趁其不备，挥刀砍向那只麻雀

的脑袋，轰隆一声鸟头落地，鲜血溅满了整个房

间……

傍晚时分，乡亲们来到我家，围在我家堂屋，

一个个义愤填膺。这时，我父亲站了起来，他喟叹

道：世界是动物的。父亲讲罢这句话，人堆里一片

嘘声。

父亲又清了清嗓子说，不是我怕那几只畜

生，而实在是因为世界是动物的。风水轮流转，这

是大势所趋，咱们乖乖举手投降是最明智之举，

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父亲说罢，老乡纷纷站起，

刘三气呼呼地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撂下一句：村

长，啥时候也不能让动物骑到人脖子上撒尿。

一天清晨，小杨庄的村民和动物之间的战争

爆发了，场面惨不忍睹。一时间，惨叫声淹没了小

杨庄。最后，头破血流、缺胳膊少腿儿的村民不得

不集体跪在地上，高举手臂，宣布投降。自此，小

杨庄开始长达30年被动物统治的时光。

5 动物统治小杨庄后，为便于管理，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大兴教育，传授动物的

语言。由于是些新语种，因此很多人学的都比较

吃力，然而村里的刘三却很有语言天赋，他很快

便掌握了六种动物语言，在动物圈里颇受欢迎，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令人羡慕不已。

动物们还把体型较胖的人圈养了起来，用以

打牙祭。把有力气的安排去田里劳作。动物们

吃上了白面，喝上了鲜汤，而人倒吃的很潦草，几

乎都是到沟边或垃圾堆上觅食。最令人愕然的

是，有一天动物界突然宣布，要给汾河治污，使之

恢复往昔的河水清澈、绿堤万里之貌。

治污方案在动物圈里产生了分歧，飞禽们的

意思是把河道里的垃圾全部捞上来运走，污水抽

干，臭泥运走，使之尽快恢复河道清澈见底的往

昔面貌。而青蛙和螃蟹却极力反对，它们说，垃

圾是人造的，污水是人造的，我们吃了这么久垃

圾，喝了这么多污水，现在，我们要让人吃掉他们

自己制造的垃圾，喝下他们造成的污水，先吃完

喝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理。于是飞禽们内

部又开了一个小会，最后宣布：完全按照螃蟹和

青蛙的建议和方案治理汾河。

我的父亲就是在治理汾河的时候被垃圾活

活撑死的。

关于小杨庄被动物统治的那些年，每次想

起，我都心惊肉跳，巨大的恐惧和羞耻常常使我

的叙述难以继续，但为了以文字为小杨庄立碑这

一创作动机，我必须克服恐惧，藏起羞耻，叙述继

续。

倘若忍饥挨饿是可以忍受的，而动物对人精

神的折磨和道德观的摧残几乎是令人难以承受

的。从动物统治小杨庄的第二天开始，动物们就

发号施令，禁止人再穿衣服，如不遵从，立即处

死。12岁那年，我看到父亲母亲和祖母含泪一

件件脱掉衣服，露出裸体：那下垂的乳房和稀疏

的阴毛撞进我视线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瞬间喷涌

了出来。

那天，一只山羊带领着骡子和水牛来到我

家，它们说今天想尝尝野味儿，寻来找去，一个村

里，就我母亲肤白貌美，那肉嚼起来也一定鲜嫩

可口！说着便要强行拉走我母亲，我母亲哭号着

死活不走，父亲和祖母跪在地上含泪乞求它们高

抬贵手，放母亲一条活路，然而动物们却丝毫不

为所动。就在母亲快要被拉出大门的时候，我浑

身颤抖，像濒临喷涌的火山，最后轰隆一声，我的

身体似山崩地裂，借着那股山水崩裂的威力，我

疯了般号叫着朝那只山羊扑了上去。我先是一

脚把那只山羊踹翻在地，然后骑上去，拳头便狠

狠砸了下来，它挣扎着却怎么也站不起来。这

时，旁边的几头水牛和骡子看得目瞪口呆——太

不可思议了，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人敢反抗！待

水牛骡子回过神来，便愤然朝我撞来，我赶紧从

山羊身上跳起来，迎着跑在最前头的那只水牛冲

了上去……

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我整个人便飞离了地

面，回到了久违的天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飞行，我没有借助任何飞行器。

然而，这一次的飞行却极为短暂，转眼间便

呈现出坠落的趋势。见此状况，我惶然低头，看

到小杨庄的地面上已经站满了动物，它们一个个

摩拳擦掌，一脸坏笑，正等待着和我再次交

锋……

放大、扭曲、变形是魔幻写
作的特征。小说中，动物的世界
被放大，动物的疼痛感、思维和
价值观同于人的疼痛感、思维和

价值观。青蛙、麻雀、牛羊、螃蟹……处于生物链
的底层，看似合乎逻辑的青蛙被伤害、被蹂躏至
死，麻雀失去子女，被放大、变形提升至人类该有
的理解维度，它们将伤害全部返还于人，作用于
人。和动物以往的命运一样，最后人被伤害。这个
过程对于有反思意识的人来说，就是双倍甚至多
倍的世界认知。这是智啊威这篇小说所要呈现的
写作意义。

记得的诗，往往是在一次或多次精准、明确的
语言意象后，继而转入她的体验或精神区域之中。
在她潜在的意识世界里，这些被诗歌认知平衡后
的现实内容，生成超越语言意象的意义。就像诗中
所写：“哪里人群荡漾，哪里就有不眠的秋天”，“我
有多少善良，就有多少凶恶”，它平常但疼痛，忧伤
但有望，清冷但有热度，巨大但又能让人感知细微。

——覃才
（覃才：壮族，广西柳州人，现就读于广西民

族大学。写诗，兼顾评论。作品发表于《诗刊》《扬

子江》《星星》《民族文学》《天津文学》等刊。）

啊威的这篇小说是关于梦想的，在写作中潜
藏了巨大的野心。童年的经验依然很重要，但作
者很自然地提取出他需要的那种分裂与破碎。
能感觉到一个年轻的作者渴望处理多元的主题
并为之命名的勇气。啊威的这篇小说像他的诗
一样，远离危险的语境，过往经验像一个黑暗的
中心在推动他写作的前进，但同时又能看到他有
着处理这些经验的思考和能力。

记得的诗似乎每首都在展示着自我和世界
的种种关系，就像她时常提到的青春。对自我的
关注是纯洁的，也是怀疑的，它具有了想象和自
省中的品质，我认为这样的诗是珍贵的。它甚至
复述了一个有关于自己的葬礼，也在艰辛的写作
中要求一种不断质疑的清醒。远离墙面，远离大
众和标语的写作，展示内心的作战，也在不停暴
露的过程中不停地隐藏。

——阿海
（阿海：原名杨超，199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作

品散见于《扬子江》《星星》《飞天》《天涯》等刊，曾获

第五届复旦光华诗歌奖。现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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